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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铁血男儿
卧底毒窟

21 机场蹲守

我说：“要不要跟老徐打声招呼？”
不等宁志说话，齐林抢着说：“这次

行动我们3个人只向部里下命令的那
位领导负责，对其他人全部保密，另外，
此次行动由宁志指挥。”我看了一眼开
车的司机，齐林忙说：“我们的司机都是
聋子、哑巴。”

我冷笑了一下，说：“你刚说什么部？”
我又看了一下那纸命令，其实我早

就看清上面的红戳是公安部的，故意问

齐林：“公安部？你是公安部的？”
齐林“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我笑笑说：“我不归你们管。”
齐林有些尴尬，回头看看我，见我

没有好脸，说：“你们上级知道，这次行
动由宁志指挥，有些问题，还是让他给
你解释比较好。”

我嘴角一抽，像看叛徒一样看着宁
志，说：“首长吉祥。”

宁志没理我这茬儿，他异常严肃地
看着我说：“跪安。没什么好解释的，命
令是咱们上级直接下达给我的，至于为
什么不是老徐来下命令，我想这不是我
们该问的。你还有问题吗？”

他看看手表，又看看我，从口袋里
摸出一部军线手机丢给我：“要不？你
自己给老徐打个电话？”

看到那部手机，我傻了。这种军线
手机只有领导级别的人才有，徐卫东有
一部，宁志居然也有了。我突然觉得自
己像是一个置身于某件事之外的傻子，
具体发生了什么，所有人，包括邻居家的
那条狗都明白，只有我还被蒙在鼓里。

我拨通徐卫东的内线电话，响了两
声后对方接听，徐卫东低沉的声音传
来：“嗯，说。”

我一时间哑了，徐卫东不耐烦起
来：“说话。”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是我，秦川。”
徐卫东迟疑了一下，说：“嗯，这个

案子由宁志指挥，有什么话回来再说。”

他沉默了一下，又说：“先这样吧。”
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我收起电话，盯了宁志一会儿，说：
“我没问题了，您尽管吩咐。”说这话时，
我的鼻子有点儿酸，我知道一定发生了
什么事，而且远在我想象之外。我像是
在特案组高速运转的离心力下被甩开
的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被抛弃在空
中，不知道将落向何方。这一切就发生
在我热血澎湃地想做出一番轰轰烈烈
的事业之后。

这种从九天到深渊、从炽热到寒冷
的转换极像我孩提时代的一个噩梦，梦
中的我与母亲被陌生人群冲散，我想大
声哭泣，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我看到貌
似熟悉的面孔，可那些面孔只是冷漠地
对着我。

我觉得好冷、好饿，孤独如同一只
猛兽在阴暗处觊觎着我的血肉。

宁志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叹了口
气，说：“和以前的任务一样，我们面对
的都是穷凶极恶之徒，我们的目的是铲
除这些人。我不知道这次是害你还是
帮你，无论如何，我只希望咱俩能并肩
作战，至于谁指挥并不重要。”

这时，有件事我有点儿明白了，就是
无论我怎么安慰自己，无论徐卫东怎么
为我开脱，在上一个任务中，我的确失败
得很惨。既然失败了，就一定要为此付
出代价。

冷静地想想，此刻我就是一个配合

公安部门围歼逃犯的普通战士。我只
是接受不了因自己的无能，才从特案组
探员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变化。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给宁志挤出一
个微笑，说：“提要求吧。”

宁志说：“活着。”
车内再没人说话，我觉得气氛被

我搞得有点儿别扭，于是开玩笑地说：
“那我活着回来有什么好处？”

宁志冷冷地看着我说：“我升官呗。”
说完，他转头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分外刺
耳。我没忍住，狠狠地给他的肚子来了
一拳，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宁志忍着
疼挺起腰，说：“别他妈闹，我说真的，上
面说人员伤亡不能超过1.5个。”

“1.5个？”
这次车内彻底安静了。这句话的

真正含义是说：这次行动，我们3个人，
有1个人回不来是正常的。

我们坐在行李传送台后巨大的监
视屏前，守着这个身上背着4条边防武
警的命、估计还会加上我们其中1个人
的命的姑娘，身边蹲坐着我们“同
行”——3条个头不大、不知道是什么品
种的警犬。

按照指令，警犬们开始挨个儿嗅着
传送带上的行李，摇头摆尾还伸着舌
头，怎么看都觉得它们在对你笑，这种
工作态度让我觉得很不靠谱。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原来是校友09

迎着湛羽疑惑的目光，季晓鸥伸出
手：“握个手吧小师弟，我叫季晓鸥，化
工系九九级的，跟你同校不同系，是你
师姐。”

湛羽眨眨眼睛，看着她没有说话。
回想起大学四年的往事，季晓鸥不

由得微笑起来：“你们男生周末还去R
大蹭人家的舞会吗？四食堂的春卷和
桃酥，唉，毕业这么多年，想起来还是直
流口水。”

湛羽戒备的神色逐渐消失，脸上现
出一些笑意，他握住季晓鸥的指尖，叫

了一声：“师姐。”
校友的身份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

离，湛羽明显活泼起来，他上下打量着
季晓鸥，歪歪脑袋：“不是说只抢L大的
馒头，不碰L大的女生吗？像师姐这样
的，应该是国宝级别的珍品吧？”

“那是。”季晓鸥毫不谦虚地承认，
“当年我们班男女比例9∶1，咱可是人见
人爱、魅力不可阻挡啊！”

“哎哟，你们班的女生资源真够缺
乏的。”湛羽终于笑出声，露出一点儿白
白的齿尖，他有一口洁白的好牙。

季晓鸥望着他，心里不由得一动，
眉尖也跟着动了动。

湛羽今年22岁，和季晓鸥二叔的
儿子季晓鹏一般大，看上去却缺少这
个年纪男生应有的朝气，总像藏着什
么心事。

“我问你。”季晓鸥随意拍拍他的手
背，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小弟弟，“刚
才的化验结果是细菌性食物中毒，你今
儿都吃了什么东西？L大的食堂还不至
于这么糟吧？”

湛羽皱起眉头想了想：“生鱼片。”
“难怪。”季晓鸥恍然大悟，“医生

还纳闷儿呢，说大冬天细菌中毒，真是
少见。”

湛羽脸上现出点儿羞涩的神情，没
有说话。

季晓鸥又啧啧两声：“生鱼片！现
在的学生日子都过得这么滋润吗？我
们那时候，吃一碗牛肉面就算改善生

活了。”
湛羽翘翘嘴角：“别人请客。”
“哦，别人请客你就甩开了腮帮子

吃？你傻啊你？”季晓鸥毫不客气地数
落他，“身体不是你自个儿的？你昏过
去那会儿你知道有多吓人吗？小脸儿
白得像纸一样，一点儿知觉都没有。我
那会儿都被吓得心跳过速了。”

湛羽小声哼哼：“我也没吃多少。”
“得，打住吧。”季晓鸥说，“我要是

相信你，郭德纲和周立波都能同台演
出了。”

见湛羽身体情况稳定，季晓鸥便
将医嘱向他交代清楚，收拾东西准备
离开。

她最终没能联系上湛羽的家人。
不知为什么，提起他的父母，湛羽就目
光闪烁，说晚上没人在家。季晓鸥以为
他有忌讳，比如不想让外人获得家庭信
息，多少有些不高兴，但没有生气。毕
竟彼此萍水相逢，说起来湛羽还是个大
孩子，自我保护的心思重一点儿，不算
过分。

那份医药费清单却让湛羽十分尴
尬，季晓鸥一共垫付了2800块钱，可他
翻遍衣兜，一共才找出200多块钱。

“姐……”捏着薄薄几张钞票，他可
怜巴巴地望着季晓鸥。

“算了算了……”湛羽的眼神极具
杀伤力，竟然令季晓鸥感觉抱歉，像欠
了他什么似的，“明儿联系上你父母再
说吧。我先走了，明天有时间就来看

你。你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按时
休息啊。”

湛羽乖乖地点头，他那密密的睫毛
垂下来，挡住了乌黑的双眸，也遮住了
他不安的眼神。

二月的北京，尽管节气已经过了雨
水，夜晚的寒风依然很冷。等季晓鸥拖
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家时，已经是夜里11
点了。

向来早睡的季家二老居然还坐在客
厅里看电视，明显是在等她。见她进门，
季妈松了一口气，却稳稳地坐着，只当没
看见她。季爸心疼女儿，无视老伴儿不
快的眼神，去厨房把晚饭热了端出来。

“快来快来，趁热吃！”他招呼季晓
鸥，“有你爱吃的锅包肉。”

一听到“锅包肉”，季晓鸥立刻扔下
大衣，几乎一头扑在桌子上。

这是她今天的第二顿饭，饥肠辘辘
的季晓鸥筷子下得飞快，那副明显饿急
了的吃相，不由得勾起季妈的心病，她
假装的淡定不翼而飞。

“你看看你！”季妈向来哪壶不开提
哪壶，“哪家的姑娘像你一样，天天三更
半夜才进家门？没有周末，没有节假
日，钱又没挣多少，当年你要是听话上
了医学院，哪儿会像今天。医学院招生
的负责人我都替你打点到了，你倒好，
自作主张！你说说，哪回不听父母话，
你有好结果的？”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
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